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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二回  
写保折筵前亲起草

谋厘局枕畔代求差

  却说羊统领虽然喝退了龙占元,只因他凭空多事,得罪了

洋教习,深怕洋教习前来理论,因此心上很不自在,又加以田

小辫子同乌额拉布两个人吃醋打架,弄得合席大众兴致索然,

于是无精打采,草草吃完,各自回去。

第二天羊统领特地把田小辫子请来,先埋怨他不该到制

台面前上条陈,弄得制台不高兴;又怪他不该同乌某人翻脸,

“过天我替你们和和事,不然天天同在一个官厅子上,彼此见

面不说话,算个什么呢 ?”田小辫子毕竟是做过他的伙计,吃过

他的饭的,听了他的话,心上虽然不服,嘴里不便说什么,只好

答应着。又过了两天,羊统领见洋教习不来找他说什么,于是

才把心上一块石头放下。后来龙占元的本营营官,又上来回

过羊统领,求统领免其看管,并且不要撤他差使。当时又被羊

统领着实说了他许多不好,看他本营营官面上,暂免撤差,只

记大过三次,以儆将来。龙占元又亲自上来叩谢。羊统领吩

咐他道:“现在的英文学堂,满街都是。你既然有志学洋话,为

什么不去拜一个先生,好好的学上两年 ? 一个月只消化上一

两块洋钱的束修。等到洋话学好了,你也好去充当翻译,再不

然到上海洋行里做个康白度,一年赚上几千银子,可比在我这

里当哨官强得多哩 ! 要照现在的样子,只学得一言半语,不零

不落,反招人家的笑话,这是何苦来呢 ?”龙占元道:“回军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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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,标下从前总共读过三个月的洋书,通学堂里只有标下天分

高强,一本《泼辣买》,只剩得八页没有读,后来有了生意,就不

读了,过了两年,如今只有‘也司’这一句话没有忘记。满打算

借此应酬应酬外国人,不提防倒挨了一顿打。这一下子可把

标下打苦了,到如今头上还没有好。以后标下再不敢说洋话

了。倘若再学会两句,标下有几个脑袋 ? 又是马棒,又是拳

头,这不是性命相关吗 ?”羊统领听了,点点头道:“不会也罢

了,完完全全做个中国人,总比那些做汉奸的好。”龙占元于是

又答应了几声:“是。”然后退了出来。

这里羊统领便想仍到钓鱼巷相好家摆一台酒,以便好替

乌、田二人和事。两天头里写了知单,叫差官分头去请,所请

的无非仍旧是前天打牌吃酒的几个。其中却添了两位:一位

是赵大人,号尧庄,乃广西人氏。说是制台衙门的幕府,还有

人说制台凡遇要做折子奏皇上,都得同他商量,制台自己不起

稿,都是他代笔,合省的官员,文自藩、司以下,武自提、镇以

下,都愿意同他拉拢。然而他面子上极其不肯同人家来往,坐

在那里总不肯同人说话。不晓得是架子大呢,亦不晓得是关

防严密的缘故,望上去很像有脾气似的。他的官虽是知府,只

有道台以上的官请他吃饭,或者还肯赏光,就是道台,亦得要

当红差使的,倘或是黑道台,以及他同寅以下的官,都不在他

心上。人家同他说话,他只是仰着头,脸朝天,眼睛望着别处。

别人问三句,回答一句,有时候还冷笑一声儿,也不言语。因

此大众都称他为“赵大架子”。这回羊统领请他,他晓得羊统

领上头的声光极好,而且广有钱财,爱交朋友,所以请帖送去,

答应肯来。又一个姓胡号筱峰,排行第二,也是捐的道台班

子,有人说他父亲曾经当过“长毛”,后来投降的,官亦做到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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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。胡筱峰一直在老人家手里当少爷,脾气亦并非不好。不

过他的为人,一天到晚坐亦不是,站亦不是,人家要静,他偏要

动。说起话来,没头没脑,到人家顶住问他,他又说到别处去

了。知道他底细的人,都叫他“小长毛”,后来人家同他相处久

了,摸着他的脾气,又送他一个表号,叫他为“胡二捣乱”。

且说胡二捣乱这天因为羊统领请他在钓鱼巷吃花酒,直

把他乐的了不得。头天晚上,就叫管家开箱子,把衣服拿好。

其时是四月天气,因为气节早,已经很热,拿出来的衣服是春

纱长衫、单纱马褂。当天晚上忽下了两点雨,清晨起来,微微

觉得有点凉飕飕的。他又叫管家替他拿夹纱袍子、夹纱马褂,

扎扮停当,专等羊统领来催请。羊统领请的是晚饭,他忘记看

贴子,还当请的是早饭,所以一早就把衣服穿好了。等了一

回,不见来催,又把他急的了不得。动问管家:“羊统领请客可

是今天不是 ? 不要你们记错了。”管家回:“不错,是今天。”隔

夜虽然下了几点雨,第二天仍旧很好的太阳,胡二捣乱在公馆

里,前院后院、前厅后厅,跑了十个趟,一来心上烦躁,二来天

气毕竟热,跑得他头上出汗,夹纱袍子、夹纱马褂穿不住了,于

是又穿了件熟罗长衫、单纱马褂,里面又穿了件夹纱背心。此

时已有晌午,还不见羊统领来催。又问管家:“倒底是什么时

候 ?”当中有一个记得的回了声:“请的是晚饭。”胡二捣乱骂了

声:“王八蛋 ! 为什么不早说 !”于是仍在自己家里吃中饭。

好容易挨到三点半钟,到这时候,熟罗长衫也有些不合景

了,只得仍旧换了春纱长衫、单纱马褂。刚要出门,忽然又想

起一件事来,于是仍旧回转上房,在抽屉里翻了半天,翻出一

个鼻烟壶来,说道:“街上驴马粪把人熏的实在难受,有了这

个,就不怕了。”等到坐上轿子,谁知鼻烟壶是空的,又叫管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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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去拿烟。管家拿不到,好容易自己下轿,方才找到。走到半

路上,又想起未曾带扇子,不及回家去取,幸亏街上有个扇子

铺,就下轿买了一把,一回又想到早、晚天气是凉的,晚上回来

要添衣服,于是又吩咐管家回家去把小夹袄拿了来,预备晚上

好穿。如此者往返耽搁,及至到钓鱼巷,已经有五点多钟了。

幸亏只到得一个主人,其余之客一个未到。胡二捣乱到处捣

乱,人家同他没有什么谈头的。同羊统领见面之后,略为寒暄

了两句,便也无话可说。羊统领自去躺下吃烟。胡二捣乱便

趁空找着姑娘捣乱,也不顾羊统领吃醋,只是捣乱他的。捣乱

了半天,恨的那些姑娘们都骂他为“断命胡二”。胡二捣乱只

得嘻着嘴笑。后来端上点心来,请他吃点心,方才住手。

又歇了一回,请的客人络络续续的来了,羊统领见田小辫

子、乌额拉布二人到了,便拉了他们的手,说了许多的话,又给

他二人一家作了两个揖,说:“你二位千万不要闹了,大家都是

好朋友,独有你二位见面不说话,好像有心病似的,叫人家瞧

着算什么呢 ?”其时田小辫子颇有愿和之意,无奈乌额拉布因

为脸上挖的伤还没有好,一定不肯讲和。经不起羊统领再三

朝着他打拱作揖,后来又请了一个安,旁观那些客人,亦帮着

着实说,乌额拉布方才气平。大家都派田小辫子不是。羊统

领叫他替乌大人送了一碗茶,两个人又彼此作了一个揖,各道

歉意,方才了事。

其时已有七点半钟了,羊统领数了数所请的人,却已到

齐,只有制台幕府赵尧庄赵大架子没有到。后来想叫差官去

请,又怕他一陪着制台说话,恐有不便,只好静等。谁知一直

等到九点钟,才见他来。他是制台衙门里的阔幕,人人都要巴

结他的。大概的人,他不过略为把手拱了一拱,便一手拉了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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荩臣到烟铺上说话,连主人都不在眼睛里。后来摆好席面,主

人就来让坐,他方同主人谦了一谦。主人手执酒壶,又等了好

半天,一直等到把话讲完,方才起身入座。主人连忙敬他第一

位,他又让了一句道:“还有别位没有 ?”余荩臣道:“这里并没

有第二个人僭你尧翁的。”赵大架子也不答言,昂然据首座而

坐。其余的人亦就依次入座。

通台面上只有余荩臣当的差使顶阔,而且钱亦很多,新近

制台又委了他学堂总办,常常提起某人很能办事。余荩臣便

趁这个机会,托人关说,求大帅赏他一个明保,送部引见。制

台虽然应允,但是折子尚未上去。余荩臣又打听得制台凡有

折奏,都是这赵大架子拿权,因此余荩臣就极意的拉拢他。赵

大架子的架子虽大,等到见了钱,架子亦就会小的。当初也不

晓得,余荩臣私底下馈送他若干,弄得这赵大架子竟同余荩臣

非常知己。这时候到了台面上,赵大架子还只是同余荩臣攀

谈,下来再同主人对答两句。余下的人,他既不屑理人,人家

亦不敢仰攀他,同他说话。在钓鱼巷吃酒,是要叫局的,赵大

架子恐怕有碍关防,一定不肯破例。主人只得随他。其他宾

主每人只叫得一个,亦为着赵大架子在座,怕他说话的缘故。

因此这一席酒,人虽不少,颇觉冷清的很。赵大架子吃了两样

菜,仍旧离座躺在炕上吃烟。余荩臣是同他有密切关系的,便

离座相陪。后来主人让他归位吃菜,他始终未再入席,摇摇头

对余荩臣说:“这般人,兄弟同他们谈不来的。”余荩臣得了这

个风声。便偷偷的关照过主人,叫他们只管吃,不要等了。赵

大架子吃烟,自己不会装,余荩臣虽然不吃烟,打烟倒是在行

的。当下幸亏他替赵大架子连打了十几口,吃得满屋之中烟

雾腾腾。霎时菜已上齐,主人又过来请吃稀饭,赵大架子又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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头说:“心上怪腻的慌,不能吃了。”余荩臣也陪着不吃,主人深

抱不安。席散之后,又走过来道歉,又说:“另外替赵大人、余

大人留了饭。”赵大架子回称:“谢谢。”说完这句,立起身来想

要穿了马褂就走,余荩臣晓得他不愿久留,便让他同到自己相

好王小五子那里去坐。赵大架子点头应允,两人一同出门。

其时主人早已穿好了马褂,候着送了。

一时别过主人,同到王小五子屋里。王小五子接着,自然

另有一副场面。余荩臣立刻脱去马褂,横了下来,又赶着替赵

大架子打烟。王小五子赶过来,替他代打,余荩臣还不要。一

连等赵大架子又抽过七八口,渐渐的有了精神,两手抱着水烟

袋,坐在炕沿上,想要吃烟,余荩臣忙叫王小五子过来替他装

烟。此时余荩臣一见房内无人,便把身子凑前一步,想要同赵

大架子说话。赵大架子忽然先问道:“荩翁,托你安置的两个

人怎么样了 ?”余荩臣道:“兄弟早同藩台说过,一个调动,就委

他两人前去。”赵大架子道:“还要等几个月 ?”余荩臣道:“现在

正在这里替他俩对付着看,有两处就在这几天里头期满,不过

几天就要委他们的,那里用着几个月 ? 你老先生委的事,岂有

尽着耽搁的道理 !”余荩臣这时候本来相请赵大架子过来商量

自己事情的,不料赵大架子先同他说安置人的话,自己的事倒

弄得一时不好开口,只得权时隐忍着,仍旧竭力的敷衍。又叫

王小五子备了稀饭,留赵大架子吃。赵大架子推头有公事,还

要到衙门里去。余荩臣不好挽留,自己的事始终又未曾能够

向他开口。临到出来上轿,便邀他明天晚上到这里吃晚饭。

赵大架子道:“看罢咧 ! 如果没有公事,准来。”赵大架子去后,

余荩臣当夜便住在王小五子家。

王小五子见余荩臣很巴结赵大架子,就问赵大架子的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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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。留心之极。余荩臣便告诉他说:“赵大人是制台衙门的师

爷,见了制台是并起并坐的。通南京城里,没有再阔过他的。”

王小五子便问:“余大人,你当的什么差使 ? 一年有多少钱进

款 ?”余荩臣便说自己当的是通省牙厘局总办,所有那些外府

州、县、大小镇、市上的厘局都是归我管的。这些局里的委员

老爷,我要用就要用,我不要用就换掉,他们不敢不依我的。”

王小五子道:“他们那些官都归你管,你的官有多么大 ?”余荩

臣道:“我的官是道台,所以才能够当这牙厘局总办。”王小五

子鼻子里嗤的一笑道:“道台是什么东西。就这么阔 !”说到这

里,又自言自语道:“噢,原来如此 !”忽然又问道:“余大人,我

问你,我听说现在的官拿钱都好买得来的。你这个官,从前化

过几个钱 ?”余荩臣起初听他骂道台“什么东西”,心上老大不

高兴,后来又见他问自己的官,从前化过几个钱,便正言厉色

道:“我是正途两榜出身,是用不着化钱的;化钱的另是一起

人,名字叫‘捐班’,我们是瞧他不起的。”王小五子道:“余大

人,官好捐,你们的差事,想亦是捐来的了”。余荩臣道:“呀呀

呼,差事那里好捐 ! 私下化了钱买差使的,固然亦有。然而我

得这个差使,是本事换来的,一个钱没有化。就是人家在我手

里当差使,我也是一文不要的,那是再要公正没有。”王小五子

道:“照此说来,你余大人是一个钱不要的了 ?”余荩臣道:“这

个自然。”王小五子道:“我倒想起一件事来了。前个月里,有

天春大人请你吃酒,我看见他当面送给你一张银票,说是六千

两银子,春大人还再三的替你请安,求你把个什么厘局给他。

不是你接了他的银票,满口答应他的吗 ? 不到十天,果然有人

说起,春大人升了厘局总办,上任去了。”余荩臣见王小五子揭

出他的短处,只得支吾其词道:“他的差使本来要委的了,银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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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他该我的,如今他还我,并不是化了钱买差使的。这种话你

以后少说。”王小五子道:“照这样说起来,没有银子的人,也可

以得差使了。”余荩臣道:“怎么不得 ! 老实对你说,只要上头

有照应,或者有人嘱托,看朋友面上,亦总要委他差使的。”王

小五子道:“原来派差使也要看交情的。余大人,咱们的交情

怎么样 ? 我要荐个人给你,你得好好的派他一桩事情。”余荩

臣当他说笑话,并不在意,只答应了一声道:“这个自然 ! 你荐

给我的人,我想拿头一份的好差使给他。”王小五子嘿嘿无语

的歇了半晌,起身收拾安寝。

一宵易过,又是天明。到了次日,余荩臣惦记着自己的事

情,上院下来,随又写信给赵大架子,约他今天晚上同到王小

五子家吃酒。赵大架子回说:“公事忙,不得脱身,等到事完出

衙门,八点钟在自己相好贵宝那里吃晚饭,可以面谈一切。”余

荩臣只得遵命,才打七点钟,便饿着肚皮先赶到贵宝房间里伺

候。一等等到九点钟,赵大架子才从衙门里出来。余荩臣接

着,赛如捧凤凰似的把他迎了进来。一进门先抽烟。堂子里

晓得他的脾气的,早已替他预备下,打好的烟二十来口,一齐

都打好在烟扦子上,赛如排枪一样,一排排的都放在烟盘里。

只等赵大架子一到,便有三四根枪、两三个人,替他轮流上烟

对火门。此时赵大架子来不及同余荩臣说话,只见他躺在炕

上,呼呼的拚性命的只管抽个不了,有时贵宝来不及,余荩臣

还帮着替他对火,足足抽了一点钟,其时已有十点钟了。赵大

架子要板饭,饭菜是早已预备下的,当下只有他同余荩臣两个

人对面吃。贵宝打横,伺候上菜添饭。赵大架子叫他同吃,他

不肯吃。赵大架子还生气说道:“陪我吃顿饭有什么要紧的 ?

就这样的不好意思起来。你们当窑姐的人,只怕不好意思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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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情尽多着哩 !”说罢,便把面孔板起,做出一副生气的样子。

余荩臣搭讪着,替他们解和。

等到把饭吃完,赵大架子一面漱口,余荩臣又顺手点了一

根纸吹给他。慢慢的谈了几句公事,然后趁势问他:“这两天

大帅背后于兄弟有什么话说 ?”赵大架子道:“不是荩翁提起,

兄弟早在这里打算主意了。无奈兄弟公事实在忙,一天到晚,

竟其没有动笔的时候。”余荩臣忙问:“什么事一定要尧翁亲自

动笔 ?”赵大架子道:“就是荩翁得明保的那句话了。”余荩臣一

听“明保”二字,正是他心上最为关切之事,不禁眉飞色舞。仔

细一想,又怕赵大架子拿他看轻,立刻又做出一副谨慎小心的

样子,柔声下气的说道:“这都是大宪的恩典、尧翁的栽培 !”马

屁要拍得牢。赵大架子道:“岂敢 ! 不过制军既有这个意思,

我们朋友的人,那里不替朋友帮句忙 ? 说也好笑,前几天是兄

弟催制军,这两天反了过来,倒是他催兄弟。”余荩臣道:“催什

么 ?”赵大架子道:“起先是制军虽然有了保举荩翁的意思,一

直没有定规,是兄弟天天追着他问,同他说道:‘像余某人这样

人,真要算得江南第一个出色人员。大帅既有恩典给他,折子

可以早些进去,将来朝廷或者有什么恩典,也好叫他及早自

效。’制军听了兄弟的话,果然答应了,就立逼着兄弟替他起稿

子。这两天兄弟一来因为事情忙,没有工夫动笔,二来怎么保

举法子,下个什么考语,也得商量商量。”余荩臣道:“正为这件

事兄弟要过来求教,承尧翁的吹嘘,又承尧翁替兄弟上劲,真

正感激得很。但是还望你尧翁成全到底,考语下得体面些,那

就是感之不尽。”说罢,特地离位,深深一揖,又说得一句道:

“全仗大力 !”赵大架子两手捧着水烟袋,赶忙拱手还礼,却一

面说道:“自家兄弟,说那里话来 ! 今天既是荩翁提起,我们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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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自己人,荩翁爱怎么说,就怎么说,兄弟无不遵办,照样写了

上去。制军看了,也不好挑剔什么。”余荩臣道:“这上尧翁的

格外成全,兄弟何敢妄参末议 ? 而且又是自己的事,天下断无

自称自赞的道理。只得仍请尧翁先生主裁。”赵大架子听了他

这一路恭维,心上着实高兴,原想立刻就替他起稿,可以卖弄

他的权力,无奈吃过了饭,没有过瘾,霎时烟瘾上来,坐立不

安,十分难过,便道:“你我不是外人。你来,我念你写,写了出

来,彼此商议。”其时余荩臣还不肯写,后来又被赵大架子再三

的相催,说:“你我自家人,有什么怕人的。不是说句大话,现

在南京城里,除了你、我,余人都不在咱眼里。我念你写,这不

同我写的一样吗 ?”

其实是余荩臣心上,巴不得这个折子自己竭力的恭维自

己。今见赵大架子一再让他自己写,遂也不便过于推辞。便

向贵宝要了一副笔砚、一张纸,让赵大架子炕上吃烟,他却自

己坐在桌子边起稿。嫌挂的保险灯不亮,又叫人特地点了一

支洋烛。贵宝晓得他要写字,忙着过来替他磨墨,余荩臣不

要,叫他到炕上替赵大架子装烟。贵宝去后,余荩臣便提笔在

手,拿眼瞧看赵大架子,看他说什么,好依着他写,足足等了七

八袋大烟的时候,约摸赵大架子烟瘾已过得一半,随见赵大架

子一骨碌从炕上爬起,却先歪着身子,提起茶壶就着茶壶嘴抽

了两口,方才坐起来说道:“兄弟的意思,折子上没有多少话

说,还是夹片罢。”余荩臣道:“似乎折子郑重些,叫上头看得起

些。”赵大架子道:“这倒不在乎,横竖保了上去,上头没有不准

的,总还你一个‘着照所请’。依兄弟看来,其实是一样的。”余

荩臣见他如此说,亦不敢过于计较,只得跟着他说道:“既然如

此,就是夹片亦好。”赵大架子见余荩臣擎笔在手,只是不写,

—01—

中国近代名家名作宝库

卷
 
三
十
二



便道:“你写啊 !”余荩臣道:“等尧翁念了好写。”赵大架子笑

道:“荩翁的大才,还有什么不晓得的 ! 你别同我客气,你尽管

写罢,写出来一定合式的。我要过瘾,你费点心罢 !”说完,仍

旧躺下,呼呼抽他的烟去了。余荩臣至此面子上只得勉强着

自己起稿,心上却是十二分高兴,嘴里却不住的说道:“姑且等

兄弟拟了出来再呈政。”

幸喜余荩臣是正途出身,又在江南历练了这几多年,公事

文理也还办得来。于是提笔在手,想了想,一口气便写了好几

行。后来填到自己的考语,心上想还是空着十六个字的地步,

等赵某人去填。既而一想,又怕赵某人填的字眼不能如意,不

如自己写好了,同他去斟酌。他同我这样交情,谅来不致改我

的。主意打定,又斟酌了半天,结结实实自己下了十六个字的

考语。后头带着叙他办厘金、办学堂如何成效,说得天花乱

坠,又足足的写了几行。

一霎写完,便自己离位,拿着底子踱到烟炕前,请赵大架

子过目。赵大架子接在手中,就在烟灯上看了一回,一声不言

语,又心上盘算了一回。余荩臣忍耐不住,急忙问他道:“尧翁

看了还好用不好用 ? 兄弟于这上头不在行,总求尧翁的指

教。”赵大架子道:“格式倒还不错,就是考语还得⋯⋯”余荩臣

不等他说完,接嘴问道:“考语怎么样 ?”赵大架子道:“若照荩

翁的大才,这几句考语看实当之无愧,不过写到折子上,语气

总似乎还要软些,叫上头看看也受用;如果说的过于好了,一

来不像上司考核下属的口气,二来也不像折子上的话头。兄

弟妄谈,荩翁高见以为何如 ?”说罢,仍把底稿递在余荩臣手

里。余荩臣一听他话,不禁面孔涨得绯红,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楞了一回,仍旧踅到桌子跟前坐下,提起笔来想改,谁知改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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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去,不是怕赵大架子说话,就是自己嫌不好,挨了半天,仍旧

未曾改定。只得老着脸皮,朝赵大架子说道:“这个考语还是

请你尧翁代拟了罢 !‘不是撑船手,休来弄竹竿。’兄弟实实在

在有点来不得了。”赵大架子道:“我们知己之说,这考语虽只

有几个字,轻了也不好,重了也不好。我兄弟拟了出来,还得

送制军阅过。一晌制军却没有改过兄弟的笔墨,如今倘若未

能弄好,被他改上一两句,兄弟却坍台不下,所以要替你荩翁

斟酌尽善,就是这个缘故。荩翁自己人,我兄弟不妨直说。”余

荩臣听了愈为感激,当下便亲自蘸饱了笔,送到炕床边,请赵

大架子动手。赵大架子道:“这个兄弟也得思量思量看。”于是

亦不接他的笔,仍把身体横了下来,一声不言语。一口气又吃

了五六口烟,吃完了烟,趿着鞋皮走下炕来,把原稿略为改换

了几句,却把十六个字的考语统通换掉。余荩臣看了,似乎觉

得还不能满意,但是恐怕赵大架子动气,只得连称:“好极,好

极 !”赵大架子改好之后,便往衣裳袋中一塞,因为堂子里的烟

吃的不爽快,要回到公馆里过瘾。余荩臣只得穿了马褂,陪着

一同出门。临时上轿,余荩臣又打了一躬,说了许多感激的

话,又道:“大帅前深荷一切成全,明天过来叩谢。”说完两人分

手。

余荩臣仍往王小五子家而来。其时已有夜半十二点钟,

余荩臣尚未走进王小五子家的大门,黑影里望见有个人,先从

他家里出来。灯光之下,虽不十分明白,然而神气还看得出,

很像是个熟人似的。后来彼此又擦肩而过,这人没有看见余

荩臣,余荩臣却看清这人,原来是认得的,但是官职比他差了

几级,大人卑职,分名攸关。余荩臣怕他看出不好意思,连忙

拿头别了过去。等到这人去远,方一步步踱进了大门,霎时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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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王小五子房中。他俩本是老相好,又兼余荩臣明保到手,心

上便也十分高兴,见面之后,说不尽那副肉麻的情形,两个人

鬼混了一阵。

王小五子忽然想起昨夜的话来,连忙说道:“余大人,我托

你一桩事情,你可得答应我 ?”余荩臣道:“好答应的我自然答

应。”王小五子道:“你别同我调皮,好答应也要你答应,不好答

应也要你答应 ! 你先答应了我才说。”余荩臣道:“到底什么事

要我答应 ?”王小五子道:“不是你昨儿说的:在你手下当差的

人,统通不用钱买,只要上头有面子,或者是朋友相好的交情

荐来的,都可以派得。这个话可有没有 ?”余荩臣道:“自然派

差使一个钱不要。但是面子,也得看什么面子;就是相好,也

要看什么相好,不能执一而论的。”王小五子道:“我不同你说

这些,你但看我们的交情怎么样 ?”余荩臣道:“用不着提到咱

俩的交情,难道你有什么人荐给我不成 ? 咱俩交情虽厚,你要

荐人我却不收。”王小五子见他说不收,登时把脸一沉,拿头睡

在余荩臣的怀里,却拿两只雪白粉嫩的手,抱住余荩臣的黑油

津津的胖脸,撒娇撒痴的说道:“你不答应我,我定见不成功 !”

此时,余荩臣穿了一件簇新的外国缎夹袍子,被王小五子拿头

在他怀里腻了两腻,登时皱了一大片。余荩臣向来吝啬惯的,

见了肉痛,为的是相好面上,有些说不出口,只好往肚皮里咽。

两个人揪了半天,毕竟余荩臣可惜那件衣服,连连说道:“有话

起来说,不要这个样子,被别人看了要笑话的。”王小五子又把

脸一板道:“谁不晓得我是余大人的相好,将来我还要嫁你哩 !

我嫁了你,我便是厘金局总办的太太,谁敢不巴结我,谁敢来

笑我。”余荩臣又只得顺着他说道:“不错,你嫁了我,你就是我

的太太,我有了你这位好太太,从此以后,钓鱼巷也不来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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